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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成都話的多字組變調
Multi-tonal Sandhi in Chengdu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3-078-

執行期限：2004 年 12 月 01 日至 2005 年 07 月 31 日
主持人：林蕙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壹、中英文摘要
一、中文摘要

成都話是四川境內所使用的官話。根據先前文獻上對於成都話三字組連讀變調的描
述，成都三字組的變調現象中，變調的運作方向性並無法由字串的構詞句法結構來預
測。在同一組聲調組合中，構詞句法結構雖不同，但其輸出值卻相同。根據我們對於成
都話多字組實際調查及分析後發現，在多字組時，變調的方向又轉而變得可以由構詞句
法結構來預測。在同一組聲調組合中，構詞句法結構不同，則聲調的輸出值也會不同。
根據分析，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如此的轉變是因為成都話對於變調範疇的大小有所限制
的關係。成都話限制其聲調範疇不得大於三個音節。因此，只要變調的字串超過三個音
節，則該字串就會被拆為較小的範疇。將字串拆為較小的範疇時並非武斷的，而是根據
字串的構詞句法結構。

關鍵詞：成都話，多字組變調，變調方向性，變調範疇，優選理論

二、英文摘要
Chengdu is a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spoken in Sichuan Province. Previous studies of

tri-tonal sandhi in Chengdu show that tone sandhi operation directionalities are insensitive to
the morphosyntactic structures in tri-tronal strings of Chengdu. After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data of quadri-tonal strings of Chengdu, we found that tone sandhi in quadri-tonal
strings starts to pay respect to the morpho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reason we propose is that
Chengdu has an upper limit towards the size of the tone sandhi domain, which is three
syllables. When the tonal strings exceed the upper limit of the domain size, rather than
being wrapped into an oversized undivided domain, the tonal strings are divided into smaller
domains. The division of the tonal strings into different domains is not adhoc, but is
sensitive to the morphosyntactic structures.

Keywords: Chengdu tone sandhi, multi-tonal strings, rule application directionalities, tone
sandhi domain, Optimality Theory

貳、報告內容
一、緣由與目的

在漢語方言連讀變調的文獻當中，記載較多的首推北京話（Cheng 1973; Shih 1986;
Hung 1987; Zhang Z. 1988; Zhang N. 1997; Lin 2000a, b, 2004a; among others）及閩南語

（Chen 1987a, Hsiao 1995, Lin and Hsiao 1999, Lin 2000b, among others）。這兩個語言的

變調特性是其變調的方向性（亦即變調範疇）多半深受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以北京話

為例，同樣是/L.L.L/的組合，在（例一）中，因為左側的兩個聲調形成一個較緊密的結

構（即構詞句法結構）；因此，左側的兩個聲調必須先考慮連讀變調，而後右側的兩個

聲調才考慮變調。而在（例二）中，因為右側的兩個聲調形成一個較緊密的結構；因此，

右側的兩個聲調必須先考慮變調，然後才考慮左側的兩個聲調是否應變調。所以，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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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話中，變調的方向性基本上是受構詞句法結構所主導的。1

（一）北京方言的連讀變調（變調方向由左而右） ({…} = 構詞句法結構)

構詞句法結構
輸入值
連讀變調
連讀變調
輸出值

雨 傘 小
{{σ  σ}  σ}

L. L. L
LH. L. L
LH. LH. L
LH.LH. L

（底線標示考慮連讀變調的二字組）

（二）北京方言的連讀變調（變調方向由右而左）

構詞句法結構
輸入值
連讀變調
連讀變調
輸出值

小 雨 傘
{σ  {σ σ}}
L. L. L
L. LH. L
n/a

L. LH. L

不過，除了像北京話和閩南語這類變調方向會受到構詞句法結構影嚮的語言
（morphosyntactically sensitive languages）之外，近年來，有些學者逐漸注意到，有些語
言的變調方向性其實是不受構詞句法結構影嚮的。這些變調方向性不受構詞句法結構影
嚮的語言（morphosyntactically insensitive languages）包含了：四縣客家話（Hsu 1996, Hsiao
2000c, Lin forthcoming），天津話（Chen 1987b, 2000; Hung 1987; Tan 1987; Lin 2002, 2003,
2005c)，長汀話（Chen 2000, 2004），博山話（Chen 2000, Lin 2004b），及哈卡倈語（Hyman
and VanBik 2004, Lin 2005b）等。成都話（Lin 2005a）也是屬於變調方向性不受構詞句
法結構影嚮的語言。在成都的三字組變調當中，Lin (2005a)指出，成都的變調方向在有
些時候必須是由左而右運行，在某些時候卻又必須是由右而左運行；而它的變調運作方
向完全和構詞句法結構無關。那麼，成都話在多字組的變調情況和變調方向性又是如何
呢？之前，並沒有文獻記錄成都話的多字組變調；亦沒有文獻對於成都話的多字組變調
做過任何分析。本計劃執行的目的在於填補這個空缺。本研究除了實際進行田野調查收
集語料外，並進一步根據優選理論深入討論成都多字組的變調方向性和構詞句法結構間
的關係。

二、文獻評述
（一）成都話三字組變調（Lin 2005a）

在觀察成都三字組的變調現象後，Lin(2005a)指出，成都三字組的連讀變調型式，主
要是根據二字組的連讀變調規則運作而來。成都的二字組變調規則有三個：

（三）HM H/ ___ T (T = 任何聲調)
（四）LM L/ T ___
（五）MH [αmid，+level] / [-αmid] __

1北京話的連讀變調基本上則是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不過，在有些詞組中，如介係詞組，有時連讀
變調是不受構詞句法結構所決定的。詳參 Shih (1986), Hsiao (1991), Zhang (1997), Lin (2000a, 2000b,
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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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話的六十四組三字組中，有七個組合的輸出形式必須是由固定的變調方向才
能得到正確的預測。其中，型式一（P1），型式二（P2）及型式三（P3）的變調輸出值
必須是由右而左運作變調規則才能獲得正確的預測。

（六）變調規則必須由右而左運作
a.


(P1)
(P2)
(P3)

MH.MH.MHMH.MH.MMH.M.M
ML.MH.MHML.MH.MML.M.M
HM.MH.MH HM.MH.MH.M.M

{{星期}天} {燒{雞公}}
{{留聲}機}
{{水仙}花} {鬼{冬哥}}

b.


(P1)
(P2)
(P3)

MH.MH.MHMH.M.MH*MH.M.H
ML.MH.MHML.M.MH *ML.M.H
HM.MH.MHH.M.MH *H.M.H

T.T = 考慮是否變調的二字組合

而型式四（P4），型式五（P5），型式六（P6）及型式七（P7）的變調輸出值則必須是由
左而右運作變調規則才能得到正確的預測。

（七）變調規則必須由左而右運作
a.


(P4)
(P5)
(P6)
(P7)

MH.LM.MHMH.L.MHMH.L.M
ML.LM.MHML.L.MHML.L.M
HM.LM.MHH.L.MHH.L.M
LM.LM.MH LM.L.MHLM.L.M

{{三字}經}
{{織布}機}
{{打字}機}{小{轎車}}
{{會計}師}{大{後天}}

b.


(P4)
(P5)
(P6)
(P7)

MH.LM.MHMH.LM.H *MH.L.H
ML.LM.MHML.LM.H *ML.L.H
HM.LM.MH HM.LM.H *H.L.H
LM.LM.MH LM.LM.H *LM.L.H

然而，這些三字組的變調方向性卻是無法由構詞句法結構所預測的。以（P1）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當底層的聲調組合是/MH.MH.MH/時，不管這個三字組的構詞句法結構
是左向分支（如：{{星期}天}）或右向分支（如：{燒{雞公}}），所得到的結果都是
[MH.M.M]。而這個結果只有當變調規則是由右而左運作時才可得到。而以（P6）為例
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當底層的聲調組合是/HM.LM.MH/時，不管這個三字組的構詞句
法結構是左向分支（如：{{打字}機}）或右向分支（如：{小{轎車}}），所得到的結果
都是[H.L.M]。而這個結果只有當變調規則是由左而右運作時才可得到。Lin(2005a)以優
選理論來處理成都話的三字組連讀變調，並嘗試解釋成都三字組連讀變調現象中，變調
方向性背後之可能原因。Lin 指出，成都三字組變調方向性的背後，其實隱藏了希望促
成輸出聲調和其參考聲調之間相對應的動機。為了達成這個對應關係，變調規則必須由
右而左運作；而當這個運作方向會造成有標（marked）的聲調組合時，變調的規則就會
由相反的方向運行。因此，變調的方向性可以由促成對應性的輸出－輸出信實制約
（OO-faithfulness Constraint）和避免有標形式的音韻制約（Markedness Constraint）之間
的排序而獲得預測。因此，成都話無標（unmarked/default）的變調方向性是由右而左。
由左而右的變調方向性只有在當無標的運作方向會產生有標的聲調組合時才會出現。因
此，Lin 認為，成都話的三字組變調範疇為(())。

（二）天津話及四縣客家話（Lin 2004a）
Lin (2004a)研究了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的四字組變調時指出，在變調方向不受構詞句

法結構影嚮的語言中，三字組及四字組的變調方向性的差異可能會很大。



4

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也是屬於變調方向不受構詞句法結構影嚮的語言。（例八）及
（例十）清楚說明了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的三字組變調方向性也是完全不受構詞句法結
構影嚮的。以（例八）為例，當底層的聲調組合為/LH.LH.LH/時，不管其構詞句法結構
是左向分支的{{豬公}湯}，或是右向分支的{買{豬肝}}，其聲調輸出值都是[L.L.LH]。
Lin (2004a)指出，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中，無標的變調方向性是由左而右。和成都話一
樣，只有在當無標的變調方向性會造成有標的聲調輸出值時，變調的方向性才會顛倒。
因此，Lin 認為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的三字組變調範疇為(())。

（八）四縣客家話三字組變調
{{豬公}湯}; {買{豬肝}}
((LH.LH).LH) ((L.LH).LH)((L.L).LH)

（九）四縣客家話四字組變調
a. 2＋2: {三杯}{咖啡}

(LH.LH)(.LH.LH) (L.LH.)(L.LH);
試比較:
(((LH.LH).LH).LH) (((L.LH).LH).LH) (((L.L).LH).LH)*(((L.L).L).LH)

b. 1＋3: {買{燒{仙草}}}
(((LH.LH).LH).ML (((L.LH).LH).ML (((L.L).LH).ML(n/a) ((L.L.)LH).ML)
試比較:
(LH.(LH.(LH.ML))) (n/a) (LH.(LH.(LH.ML))) *(LH.(L.(LH.ML)))

（十）天津話三字組變調
{{四季}青};{坐{電車}}
((HL.HL).L) ((L.HL).L) ((L.H).L)

（十一）天津話四字組變調
a. 2＋2: {新春}{佳節}

(L.L)(.L.H) (LH.L).(L.H)
試比較:
(((L.L).L).H) (((LH.L).L).H) (((LH.LH).L).H)(n/a) *(((LH.LH).L).H)

b. 1＋3: {打{{保險}箱}}
((LH.LH).LH).L ((H.LH).LH).L (((H.H).LH).L) (n/a) (((H.H).LH).L)
試比較:
*(LH.((LH.LH).L)) (LH.((H.LH).L)) (n/a) (LH.((H.LH).L)) (n/a)
(LH.((H.LH).L))

不過，在四字組中，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的變調方向性又轉為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
影嚮。以 (例九 a) 和 (例十一 a)為例，在 (例九 a) 及 (例十一 a)中，正確的輸出值必
須是將聲調運作在()() 這個聲調範疇中才可獲得。而這個聲調範疇和其構詞句法結
構{}{}完全相同。如果，將聲調運作在延續三字組由左而右的聲調範疇中，即
((()))，則會得到錯誤的聲調輸出值。

但為何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的四字組變調轉而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呢？Lin
(2004a)認為，在四字組中，變調方向性及變調範疇之所以轉而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
是因為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對於其聲調範疇的大小有所限制的緣故。而其所限制的範疇
大小是三個音節。當輸入值的聲調組合大於這個限制時，聲調組合就會被拆成較小的範
疇 [例如： ()()]，以避免產生大於範疇大小限制的範疇 [例如： ((()))或
((()))]。在將聲調組合拆成較小的範疇時並非武斷的，而是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
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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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四字組變調轉而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
嚮，這並不表示四縣客家話及天津話的四字組變調方向完全只根據構詞句法結構。以
(例九 b) 為例。在 (例九 b)中，變調的方向並非根據構詞句法結構而由右而左運作，否
則所得到輸出值會是錯誤的 *LH.L.LH.ML 這個聲調組合。 (詳參 (Lin2004a: 239-252))

三、研究方法
在成都話多字組語料的採集方面，我們在台灣地區找到合適的發音人。語料的主要

發音人為齊琪（三十九歲）。齊琪曾是我九十二年十一月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研究成都
話一、二、三字組變調時的發音人。她是大陸新娘。在當時，她剛嫁至台灣不久，並且
尚未離開成都超過十五個月以上。齊琪曾在九十二年至九十四年（即兩次田調期間）回
到成都居留數個月以上。在成都多字組語料的收集前，為了慎重起見，我們也就一字組，
二字組及三字組的語料進行收集，以再次確認其成都話的穩定性。在多字組語料的收集
方面，我們著重於四字組語料的收集。2我們所設計的問卷囊括不同的聲調組合（如例
十二所示），及不同的構詞句法結構（如例十三所示）。

（十二）不同的聲調組合
(1, 2, 3, 4 分別表示一聲 MH，二聲 ML，三聲 HM 及四聲 LM 這四個聲調。

1-1-1-1
1-1-1-2
1-1-1-3
1-1-1-4

（十三）不同的構詞句法結構
{}{}
{{{}}}
{{{}}}
{{{}}}
{{{}}}

四、結果與討論
在實際的採集語料，謄錄並分析後，我們發現成都的四字組變調，不同於三字組變

調，已轉而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如果成都的四字組變調仍然和三字組一樣，不受
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則表示成都四字組無標的變調方向性仍是由右而左。也就是說，
四字組的變調範疇應是((()))。

對於四字組而言，可能的構詞句法結構有兩兩對稱的 2＋2（即，{}{}），以及
不對稱的 1＋3（即，{{}}）和 3＋1（即，{{}}）。其中，在不對稱的結構中，
3 的內部又可分為 1＋2（即{{}}）和 2＋1（即{{}}）。

2我們曾嘗試收集五字組的變調語料，不過，遇到了困難。因為成都話中，動詞不會產生變調。（例如：以
MH.MH 這個二字組來看，名詞組的例子今天 MH.MH 會產生變調而變為今天 MH.M，而動詞組的例子唱
歌 MH.MH 卻不會發生變調而仍舊讀為唱歌 MH.MH）。因此，我們在設計語料時必須排除動詞，以避免
阻礙變調。但在設計四字以上的語料時，實在很難避免不用動詞。我們曾試著設計五字組複合詞的語料，
並就那些語料進行田調。但五字組複合詞的構句法結構十分複雜，除了發音人曾多此反應那些字組十分
拗口外，我們對於發音人對語料的構詞句法結構是否有知覺也有疑慮。例如：在 1-1-1-1-1 這個聲調組合
中，我們設計了酸花生湯香這個五字組字串，我們預期的構詞句法結構為((酸((花生)湯))香)。不過，發音
人有可能將這串字的結構劃分成(((酸(花生))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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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2＋2：{}{}
（十五）1＋3：{{{}}}
（十六） {{{}}}
（十七）3＋1：{{{}}}
（十八） {{{}}}

以 2＋2 為例。由（例十九）我們可以發現，當四字組的構詞句法結構是 2＋2 時，
其聲調輸出值必須是將聲調規則運作在()()這個聲調範疇才可得到。而這個聲調範
疇完全和構詞句法結構相同。

（十九）2＋2: {}{}: ()()
輸入值 輸出值 例子

a. MH.MH.MH.MH (MH.M)(MH.M) {香菇}{雞湯}
b. MH.MH.MH.HM (MH.M)(MH.HM) {花生}{春捲}
c. ML.HM.MH.MH (ML.H)(MH.M) {銀耳}{雞湯}

而在 1＋3 這個結構中，其輸出值則必須是將聲調運作在()的聲調範疇才可獲
得。這個聲調範疇看起來似乎也和構詞句法結構{}十分符合。不過，其實不然。
因為 1＋3 內部的 3 又分為 (1＋2)及 (2＋1)兩種結構。然而，不管 3 的內部構詞句法結
構為何，它的變調卻都是遵循三字組的變調型式。（比較（例二十 a）及（例二十一 a））。
也就是說，1＋3 較精確的聲調範疇應是(())。所以，在 1＋3 這個結構中，3 內部的
構詞句法結構在連讀變調時並沒有受到尊重。所以，成都話四字組的變調方向性雖然開
始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卻也並非完全遵守它。

（二十）1＋3 [1＋ (2＋1)]: {{}}: ()
輸入值 輸出值 例子

a. MH.MH.MH.MH MH.(MH.M.M) {新{{三鮮}湯}}
b. MH.ML.MH.MH MH.(ML.M.M) {香{{南瓜}湯}}
c. MH.ML.LM.MH MH.(ML.L.M) {香{{牛肉}湯}}

（二十一）1＋3 [1+ (1+2)]: {{}}: ()
輸入值 輸出值 例子

a. MH.MH.MH.MH MH.(MH.M.M) {酸{冰{鍋巴}}}
b. MH.ML.MH.MH MH(ML.M.M) {生{白{香菇}}}
c. MH.ML.LM.MH MH.(ML.L.M) {新{香{肉鬆}}}

最後是 3＋1 這個組合。3＋1 這個組合再度驗証了成都話四字組的變調方向性雖然
開始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卻也並非完全遵守它的這個說法。（例二十二）和（例
二十三）清楚的顯示了 (2+1)＋1 的變調範疇必須是()()，而(1+2)＋1 的變調範疇則
必須是(())。(2+1)＋1 和(1+2)＋1 截然不同的變調範疇暗示了 3 內部不同的構詞句
法結構在 3＋1 這個組合中受到了重視。而這兩種 3＋1 的變調範疇和構詞句法結構之間
的差異又說明了四字組的變調並非完全遵循構詞句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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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3＋1 [(2+1)＋1]: {{}}: ()()
輸入值 輸出值 例子

a. MH.MH.MH.MH (MH.M)(MH.M) {{{花生}湯}香}
b. MH.LM.MH.MH (MH.L)(MH.M) {{{雞蛋}湯}香}
c. ML.MH.MH.LM (ML.M)(MH.L) {{{南瓜}湯}貴}

（二十三）3＋1 [(1+2)＋1]: {{}}: (())
輸入值 輸出值 例子

a. MH.MH.LM.MH MH.(MH.(L.M)) {{冰{雞蛋}}多}
b. ML.MH.LM.MH ML.(MH.(L.M)) {{楊{師傅}}新}
c. LM.MH.MH.MH LM.(MH.(M.M)) {{大{花生}}香}

在成都三字組的變調中，變調方向性是完全不受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因此，不管
構詞句法結構是 2＋1（即{{}}）或 1＋2（即{{}})，其無標的變調方向都是由右
而左，而聲調範疇則是右向分支的 (())（Lin 2005a）。這個範疇主要是受到 ALLFTR
這個制約的影嚮。以下是 Lin (2005a)所提出用來制定三字組聲調範疇的制約：

（二十四）ALLFTR: 音步必須和語調（utterance）的右側對齊。
（二十五）PARSESYLL: 每個音節都須受音步所管轄。
（二十六）BINBRAN: 音步必須以二元的方式分支。
（二十七）{PARSESYLL, ALLFTR} >> BINBRAN

而在成都四字組中，我們認為，變調方向性及變調範疇之所以轉而受到構詞句法結
構的影嚮是因為，和天津話及四縣客家話一樣，成都話對於其聲調範疇的大小也有所限
制的緣故。而其所限制的範疇大小也是三個音節。當輸入值的聲調組合大於這個限制
時，聲調組合就會拆成較小的範疇，以避免產生大於範疇大小限制的範疇。在將聲調組
合拆成較小的範疇時並非武斷的，而是受到構詞句法結構的影嚮。除了制定三字組所需
的 PARSESYLL， ALLFTR 及 BINBRAN 這三個制約外，我們新增了以下的制約來得到多字
組的範疇。

（二十八）FT≦3: 音步不能大於三個音節。
（二十九）ALIGNFT/MS 制約 (ALIGNFT/MS)

a. ALIGN(FT, MS)L: 音步(Ft)的左側必須和構詞句法結構(MS)的左側對齊。
b. ALIGN(FT, MS)R: 音步(Ft)的右側必須和構詞句法結構(MS)的右側對齊。

FT≦3這個制約排列在 ALLFTR 之上，ALIGNFT/MS 這個制約則排列在 ALLFTR 之下。
亦即： FT≦3>> {PARSESYLL, ALLFTR} >> ALIGNFT/MS >> BINBRAN

FT≦3這個制約說明了成都話的聲調範疇不能大於三個音節。而 FT≦3高於
ALLFTR 的這個排列順序則說明了基本上成都的變調範疇是靠右對齊的（即右向分支），
除非字串的組合大於三個音節。ALIGNFT/MS 這個制約則說明了構詞句法結構會影嚮聲
調範疇的制定。而其排列層級並不高則說明了，構詞句法結構雖會影嚮聲調範疇的制
定，不過其影嚮卻非絶對的。

以下的表格清楚的呈現四字組的範疇是如何透過制約的互動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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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2 ＋ 2
{}{} FT≦3 ALLFTR PARSESYLL ALIGNFT/MS BINBRAN

 a. ()() *
b. ((())) *! * (L edge)
c. (()) * *! (L edge)
d. (()) **! * * (R edge)

（三十一）1 ＋ 3 [1＋(2+1)]
{{{}}} FT≦3 ALLFTR PARSESYLL ALIGNFT/MS BINBRAN

a. ()() * * (L edge)
*! (R edge)

 b. (()) * * (L edge)
c. (()) * *!
d. ()(()) * * (L edge)

*! (R edge)
*

e. (()) **! * * (R edge)

（三十二）1 ＋ 3 [1＋(1+2)]
{{{}}} FT≦3 ALLFTR PARSESYLL ALIGNFT/MS BINBRAN

a. ()() * *! (R edge)
b. (()) *

c. (()) * *! * (R edge)
d. ()(()) * *! (R edge) *
e. (()) **! * ** (R edge)

（三十三）3 ＋ 1 [1＋(2+1)]
{{{}}} FT≦3 ALLFTR PARSESYLL ALIGNFT/MS BINBRAN

 a. ()() * * (L edge)
b. (()) * **! (L edge)
c. (()) * *! * (L edge)
d. (()) **! *
e. (()) **! * * (L edge)

（三十四）3 ＋ 1 [(1+2)＋1]
{{{}}} FT≦3 ALLFTR PARSESYLL ALIGNFT/MS BINBRAN

a. ()() * * (L edge)
*! (R edge)

 b. (()) * * (L edge)
c. (()) * *!
d. (()) **! * * (R edge)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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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劃大致上逹成預期目標。本研究計劃的主要貢獻如下：

1. 本研究首度記錄了成都話四字組的連讀變調現象。本研究的語料將可做為學者們日
後再分析的依據。

2. 本研究深入討論成都四字組的連讀變調方向性及其與構詞句法結構之間的關係。
3. 本研究嘗試對於成都四字組變調為何會轉而和構詞句法結構有關提出合理的解釋。
4. 本研究根據優選理論提出制約來制定成都四字組的變調範疇。

本研究之階段性成果已發表在第十三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年會（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nguistics）。此外，本人已將本計劃
之研究結果撰寫成文，並已交付期刊審查。目前論文仍在審查的階段。本人擬在未來
二三年內，繼續從事連讀變調相關之研究。

在人才培育方面，博士班助理黃瑞恆在計劃執行期間實際參與，並學習如何設計多
字組問卷、進行語料的收集、記錄聲調、匯整語料、分析語料等研究相關之能力。


